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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杜絕傳染？
流感高
峰，人家
說學校易
受感染，

公司也易受感染，其實病毒病菌
是否這麼容易走來走去？
我們有上班，有上學，但不知
多少年已沒有感冒發燒。孩子小
時候免疫系統還在做訓練時，一
年會發幾次燒。但我們全天候照
顧，也不會感染到。現在聽到其
他家長說，孩子傳染給父母或工
人，我們真的未遇過。
很多吃中藥的家庭也是，很少
染來染去。只要身體健康，天天
照顧病者，也不會易病。我常常
打趣說，要長戴口罩的中醫不用
看，因為他若怕傳染，身體也不
會好到哪裡去。人的體內有很多
細菌，只是平衡問題，若體內環
境平衡，它們不會引起不舒服，
反而會協助身體的不同運作。若
因為外在的菌令自己病了，即本
身身體已失衡。當然，照顧者也
要好好保暖，不夠睡眠時，也要
多喝薑水和小心飲食，才不易令
身體也弱了。
另外，就是吃西藥往往會令人
戒心低了。服中藥或其他自然療

法，通常會有短暫排毒反應，多
會變大便排出體外，咳嗽者可能
突然咳多了，但咳得出痰，才可
康復。有這些反應，其實更應留
家休息，而同屋者知道患者不舒
服，自己會警惕些，好好保暖，
不亂吃東西，早點休息。
反而服西藥者因為壓抑了病

徵，不知道自己真正康復了沒
有，又或會反覆發燒，藥效一
過，病徵又回來了。在藥和藥之
間糾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帶
菌者，更易把病毒病菌傳開。
英文有個說法叫asymptomatic

carrier，即沒有病徵的帶原者。大
家以為他康復了，不用公筷，亦不
介意空氣流通與否。有朋友就說過
孩子「康復」了，去與別家的孩子
玩，喝了同一杯水，翌日另一孩子
有他孩子前天的一樣病徵，她說不
明所以。我問她怎康復？她說服咳
藥水，服後已沒有咳呀。
但其實病菌病毒還在，身體還在

失衡中。碰上另一個身體不算好的
孩子（免疫系統未發育得完全），
病菌便跑過去，所以現在學校都有
服藥後，要兩天沒事才回校的規
定，就是怕只是滅了病徵，家長卻
以為已經痊癒了。

報館採訪車司
機怕惹事，往往
老遠把我撂下，

要我自己跑到肇事現場。
我在無師自通之下，把自己扮
成街頭觀眾，先觀察周圍環境形
勢，然後點數炸彈陣有多少炸
彈，軍火專家何時到場，什麼時
候引爆炸彈。
其間在圍觀的人群掩蔽下，偷
偷拍下炸彈陣及軍火專家引爆炸
彈的情景。然後飛身往回跑上採
訪車。
返到報館，一邊寫新聞稿，一
邊在黑房沖曬照片。
因為我們是午報，早上六時上
班，九時截稿，十時印刷。時間
十分逼迫。
我擔任見習記者不到一年，便
被擢升為記者。
一九六七年後，報館陸續聘請
了三位年輕記者。因我們都是單
身漢，均住在單身宿舍。
那個年代，每張報紙都付費給
兩種線人。一是警察部門的報案
熱線，一是公立醫院急症室的醫
院熱線。
換言之，假如有什麼重大案
件，打「九九九」到警察報案
室，便有線人通知報紙採訪部派
記者跟進。
與此同時，如果有傷者送到醫
院急症室，採訪部會收到醫院線
人通知傷者的狀況，是生是死或
重傷，醫院都有記錄。記者可以
根據線報，第一時間趕到醫院。
我們是午報，只有發生在下午

或夜間的新聞才有時間採訪。
我們的單身宿舍是挨着採訪部

的，所以一俟夜間採訪部電話響
了，我們就要跑去接聽。
但是半夜響的電話，特別是冬
夜，酣睡中一般都沒人肯接聽電
話。
我往往是自告奮勇去接，然後

披星戴月去採訪。
很奇怪的是：半夜發生的案件

（包括火災）大都是發生在九龍
半島或新界。
當年香港午夜後渡輪已停航，

更沒有海底隧道，我們要跑到中
環去乘一種叫「哇啦哇啦」的電
船仔渡海。
我往往是單槍匹馬揹着照相機

便出發。
採訪完大都是凌晨，也要乘

「哇啦哇啦」往回跑。
返到灣仔報館後便衝入黑房曬

相，一邊沖曬新聞照片，一邊寫
新聞，在很短時間內便要把照片
和新聞稿交給採訪主任。
後來報館在九龍設有採訪站，

是掛靠在佐敦的一個商會。我每
天一早便與另一位記者在九龍站
上班，此後，在九龍或新界發生
的新聞，便可以第一時間趕到現
場，然後把採訪所得資料打電話
返報館，叫「報料」。
如果時間充裕，再派另一位記

者把攝得的菲林趕返報館沖曬。
那個年代的香港記者，除了採

訪外，個個都懂得沖曬黑白照
片。

（《我的報紙生涯》之三）

香港演藝界周星馳被譽為不折不扣的「喜劇之
王」，而「喜劇之后」又是誰？不就是上世紀八十
年代被公認喜劇細胞澎湃，一舉手一投足滿身是戲

的女藝人黃韻詩。由於黃韻詩在一九九三年之後退出演藝界移民加
拿大，至今再沒有出現在觀眾的視野之中，已被觀眾遺忘了！非
也，黃韻詩的喜劇才華，觀眾提起她都豎起大拇指，讚！
圈中人形容黃韻詩的搞笑功力可以說是「登峰造極」，風格獨樹

一幟，大膽而顛狂細膩，口才了得兼且「轉數快」，成為她口中被
「調笑」過的著名歌手演員等藝人，不但不生氣，還無不「會心微
笑」，著名歌手徐小鳳就曾這樣說︰「我完全沒有生氣呀！每次想
到她的表演，我也會不由自主地想笑，好欣賞黃韻詩，真希望再欣
賞到她的演出，我是她的粉絲。」
配音員出身的黃韻詩在八十年代遇到她人生第一部電視劇《山

水有相逢》，當時《山》劇監製甘國亮力排衆議堅定起用黃韻
詩，劇集首播觀眾對黃韻詩的表現好評如潮，後來黃韻詩轉戰影
圈，有導演說在電影圈給予黃韻詩有更廣闊的空間展現她的喜劇
才華，她的經典形象就是和馮寶寶、梁家輝合作的電影《九二黑
玫瑰對黑玫瑰》，戲中與馮寶寶是一對「逗比」，跟梁家輝合唱
《你回來吧》，唱作俱佳，尤其是她的唱腔，大有「笑死觀眾不
用賠」之勢！
縱觀黃韻詩演繹的角色，大多都屬於一本正經的搞笑，觀眾被
她的演技逗得笑出眼淚，笑到肚子疼，甚至笑到人仰馬翻，她的
喜劇感超自然，一站出來就是戲，氣場全開，不少喜劇演員亦由
衷地佩服她。
黃韻詩是全身刀「把把利」，一直以來演藝界都不斷希望她復

出，然而她的答案都是︰「唔想！」過去的名與利她看得雲淡風
輕，擁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才是這位「喜劇之后」最想要的。

喜劇之后——黃韻詩
「十年之後我們會

在哪裡？」是我們在
回顧人生、思考歲月

時常常發出的疑問。從古至今，「十
年」成為我們量度人生的一種單位，
似乎每個「十年」都有對應的「功
課」，例如到了「五十」就該「知天
命」等等。
在玄學的角度來看，也有相似的

概念，皆因若要算一輩子的「大
運」，我們往往也是以五年或十年
為單位，分析客人的事業發展狀況
（例如比較適合哪個行業，大致起
伏）、與哪些人比較有緣、老年的
健康問題等等。天命往往也會點出
一些重要年份，細細講述這些年份
會遇到的問題或契機，以便客人一
一應對。
近日，有些曾在十年前光顧天命的

客人，帶着當年的預測和祝願，「回
歸」天命的公司，就像久別重逢的老
朋友，晃眼間，不約而同穿梭了光
陰。回想當年，天命還是用錄音帶為
客人們留下談話記錄，而如今到了
2019年，現在的孩子們都不一定知道
何為「錄音帶」了。他們紛紛表示，
過去十年在我的建議之下，把握住了

種種時機，天命很是欣慰。
客人們希望我再為他們預測十年後的

運程，還打趣地問我：「師傅，十年前
算命和現在算命，有什麼不同啊？」有
什麼不同？當然是我作為玄學工作者，
也在不斷進步、經驗不斷積累，所以也
看得更加細緻、詳盡呀！
為大家給出了新一個「十年」運程

啟示後，老朋友們說：「師傅，那麼
我們十年後再見！到時你應該又積累
了更多經驗，看萬事萬物又更加細緻
了吧！」十年之後？天命或許已經退
休了，不知是否還能為各位服務了！
「師傅，別退休了，我實在很想

相約十年後再見啊！」
哈哈，其實，若想要光顧天命，不

用等十年，每年都可以來看流年運
程，排列更為細緻的流年啟示，有些
熟客確實是年年如此、風雨不改。而
這一批十年前的客人，或許是誤以為
算命只能「十年一次」，又或是誤以
為「多算命反而影響運氣」，於是把
我們之間的約見頻率，變得比牛郎織
女還要更稀疏「十倍」。
朋友們，不用為天命將來的退休

而依依不捨，若不想等十年，我們
相約每年都見面，豈不快哉？

十年之約

好難得，好難
得！這一夜見到

好多位我喜愛的演員，且分外友
善，令我高興了一整晚！
已經好多年沒有見劉青雲和張
家輝了，這麼一說又要時光倒
流，從跑娛樂新聞多坐在報社做
內勤，都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
兩位影帝在電視台的時候還常常
見到他們，閒着也會坐下來聊
天，不過他們離開電視圈，成為
電影演員，而我亦退據後方任採
訪編務之後，大家也就各做各
事，雖然有關聯，我卻已甚少機
會見到。所以這一晚的聚會對我
而言是難能可貴的，那要多謝英
皇的邀約，參與他們的電影答謝
宴，不擅交際的青雲見到我，頗
意外地跟我打招呼寒暄，相信與
傳媒像老朋友般地問近況對他來
說已是非常難得的了，所以說是
難能可貴的一晚呢！
而有段時期也是很Cool的張家
輝，那一刻卻很自在很親切，雖
然那麼多人擁着他，他還是逐一
與大家合照，樂得我身邊的男女
生合不攏嘴！
還有我非常喜歡的演員駱應
鈞，這一晚他和張松枝、林威、
黃文慧、吳浩康等坐一桌，他們
都是戲中的綠葉，從來他們也只

是來參與，從來他們只會靜靜地
坐着等安排，從來他們都不會有
什麼要求，只做好分內工作就是
了。他見到我帶着幾位朋友過去
要跟他合照，一向十分寡言的他
笑容滿面地站起來，既合了照又
交換了電話，實屬難得！
另一位也是不苟言笑的魅力男

方中信，也挺友好地和我拍了合
照。見明星演員的日子不短，這
是很令人羨慕的，然而不是每位
都那麼親切那麼令人自在的，這
一天都讓我滿足，讓我滿載而
歸！

難能可貴

連續十幾年，每年3月和北京
的約會，霧霾都不曾失約。今年
抵京的第二日，先是輕度霾，薄

薄籠罩，第三日北京氣象台就掛起了橙色預警。
又過了一日，《新京報》預告說，風要來了，霾
很快會走，不過，從3月8日起，霾會再度濃妝
登台。
霾之於北京，就如同紫禁城琉璃瓦上的積塵。

濃了淡了，淡了濃了，都遮不住皇城的底色。每
年3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兩會，都是世界觀察中
國政治經濟的重要窗口。
特別是最近幾年，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國際政

治、經濟的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的一舉一
動都受到全世界空前關注。從去年年中開始的中
美貿易戰，就是最好的例證。
中美兩國之間關於貿易談判的每個回合，幾乎

都會對全球主要股市漲跌，產生最直接的影響。
去年11月1日深夜，中美兩國元首通了個電話，
雙方決定12月在阿根廷舉行的G20峰會上進行會
晤。消息一出，關於中美貿易戰迎來重大轉機的
報道，幾乎在一瞬間就佔據了全世界媒體最顯著

的位置。全球各大股市頓時扭轉了已經連續多日
的跌勢，A股市場、港股、美股市值在一個個交
易日裡，分別暴漲1.33萬億元、1.43萬億元、4.2
萬億元，合計近7萬億元。國際金融市場因此也
戲稱兩國元首之間打的這通電話，可謂是「史上
最貴的一通電話」。
較之於去年的全國兩會，今年的議題看似平淡

了許多。除了內地民生話題之外，最大的看點，
就是《外商投資法》要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這部
立法速度堪稱迅猛的法律，在逆全球化潮流浪花
加速集聚之際，被認為是中國推動新一輪對外開
放的重要舉措。
根據商務部此前的統計，到去年10月，在內地

投資的外資企業累計約有95萬家，實際利用外資
累計超過2.1萬億美元。外資對中國經濟的深入
程度可見一斑。
其實，關於外資法為何如此快地提交全國人大

審議，一直備受關注。海外有輿論認為是中美貿
易戰的緣故，中國學者的看法則是雖然有關，但
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經過40年高速發展，中國原有
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

經營企業法，已經不能滿足現實的發展要求，迫
切需要一部更為完善的法律來進行規範。香港商
人關心的則是，這部法律是否適合港資。本次全
國人大首場記者會上，面對媒體聚焦提問，新聞
發言人張業遂明確回答，即將接受審議的外資
法，適用於港資的法律安排。
就目前公佈的新外資法草案而言，充分彰顯出

了繼續全面擴大開放，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提
升到一個更高水平的決心，沒有發生改變。這對
於希望能從中國這個巨大市場分得一杯羹的跨國
大企業而言，無疑是一個尤為重要的消息。
所以，從某種意義說，3月的兩會，也是全世
界與北京的一個約會。
我想起十年前，國際傳媒大亨默多克（香港譯

做梅鐸），在道瓊斯公司北京新辦公室開啟儀式
上致辭時說過的一句話：「一份報紙希望在全球
暢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放在頭版。」平
心而論，十年前聽這句話，頗覺這位傳媒大佬有
賣乖討好中國之嫌。現在再回過頭來看，卻不得
不欽佩他的遠見。
雖然，全世界的紙媒都正在快速衰落。

和北京的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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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的光斜斜從窗口
射進來，夏天的陽光到
黃昏依然熾烈，耀得一
室溫暖。兩年前曾和我
同遊漳州的年月聽說這
回我又剛從漳州到廈

門，問我去了什麼地方呀？一個星期旅遊，
換五間酒店，所以要說一個地方的名字，真
不容易想起來。可心裡總有念念不忘的埭
美，很自然衝口而出。
年月一邊倒茶一邊介紹：這是大紅袍，岩

茶，武夷山出產。我出力點頭，很喜歡。看
着橙紅色茶湯，想起在埭美的橙紅色黃昏。
我還來不及走進回憶，年月說，埭美和馬來
西亞有很密切的關係。第一個跑進我腦海的
念頭是很多埭美人下南洋麼？漳州人當年通
過月港出海，下南洋的特別多。年月回我是
一句簡單質樸的讚賞：「埭美很美。」
沒有其他形容詞。後來我就知道，年月最

有資格下評語。她和一批價值觀相同的朋
友，特別熱愛鄉村，時常到漳州鄉下小住。
明知有些東西不可能保留，她竭盡所能

「我是鄉下孩子，眼看美好的鄉下就快成為
過去。」鄉村的豐富記憶正在流失，記載着
她孩提時的印記的那些房子、街巷，甚至風
俗習慣都一步步走向消亡。
「就住進村民家，和他們一起生活。」甚

至下海捕魚，到田裡農作。一起吃飯喝茶聊
天。他們用相機，以文字，把村民的樸實生
活記錄下來。她提起「經過村民的房子，儘
管不認識，他們親切地招呼我們，入內啦，
喝茶啦。」這素樸的情感，只有鄉下才有。
世世代代以誠待人，以情感人，但他們並不
自覺。就像埭美人，一直不曉得自己住在美麗
的古厝裡。2008年，馬來西亞攝影師符士光
無意中走進埭美，丟下行李，茶也不喝，飯也
不吃，忘我地拍攝。當地人毫不理解「我們習
以為常，不以為意。」這和我兩年前到黑龍江
大學開會過後，朋友邀請去牡丹江采風一樣。
一路我驚呼「這麼藍的天！這麼綠的水！這麼
多斗大的向日葵！好美呀！」牡丹江的朋友一
臉茫然「這很美麼？」
是很美呀！符士光回到馬來西亞，把這組

照片發表在馬來西亞《光明日報》等報紙
上，從此埭美古厝群成為國內外主流媒體的

焦點。每一個來到埭美的人都為這片閩南地
區保存得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築群而驚艷不
已。下車時夕陽正瀟灑地把一河的水全彩上
金黃顏色，水邊老榕樹黑褐色的粗幹細枝和
綠色葉片，包括長長的深褐淺褐色鬍子也灑
上燦燦金光。閩南建築風格的硬山式燕尾脊
古厝，一共276座，整齊劃一在橋的另一
頭，安寧恬靜地，你來或你不來，它們都不
會有任何損失，也不會有任何失望。魅力獨
特的古厝建築群彷彿不知道自己擁有的美麗
是多麼出色，閒閒淡淡在陽光下發着耀眼的
光彩。
佇石橋上，河裡清澈透明的倒影，就叫

「如詩如畫」了。有人把「閩南周莊」套在
埭美古村落的頭上，根本沒必要。埭美的美
是獨有的。49座明清時期的「九宮建築」，
前排橫向建造9座古厝，後排再對準前排依
次向後建造，旁邊還附帶縱向排列的三排
「護厝」。歷史記載說這樣的建築體系，屬
顯赫官家背景的家族。有人把如此建築風格
以及類似於護城河功能的環村河道稱為「水
上皇宮」。
一條不算長的石橋，我們卻徘徊再三，留

連不前。不過就是右邊山水，左邊民居，然
而，青山環抱，碧水圍繞，古榕遍地，古厝
成群。村子最為特殊的是五百多年來，村民
遵守祖訓：「不論貧富，各家宅基地一樣大
小，朝向統一」，結果映入我們眼簾的是
「每一棟房子都同一個面貌，牆面非得閩南
系的紅磚，屋脊必須採用燕尾脊，且不許蓋
高樓房，房子高度絕對不超過祖厝，邊門對
邊門，前門對後門，造成每一家的門都在同
一條平行線上。如果每一家都打開前後門，
那就有一條讓你從村頭走到村尾毫無阻礙的
大道」。當然我們見過很多古村落，但沒見
過比這村子更「和諧」的外形。埭美村理事
會陳四煌秘書長說︰「『和』的理念是埭美
古厝群的精神內核，由此成就了閩南地區現
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築
群。」
也許「一張規劃管五百年」聽起來很老
土，很大可能就只存在這樣一個樸素無華的
地方。但是，當我們把最本土最在地的藝術
帶到國際上的時候，只有最本土的才具有最
強烈的獨特性，才有代表一個地方的價值，

才能與眾不同而在國際舞台上一眼被看見。
我們看見了，我們走不過去，因為太美。

大家不停拍攝，所有的大美都有震撼人心的
力量，震撼帶來的讚嘆叫人的腳步跨不過
去。終於過了橋，那些比我們先抵達的老師
們，迎上來說惋惜的話，你們來得太遲，剛
剛在老榕樹下表演的薌劇已結束。薌劇演員
穿着戲服帶着遺憾的眼神看遲到的人。但來
到漳州龍海，遇到埭美，已經很幸福了。
幸福的埭美不只有看了叫人心平氣和的從

容恬淡風景，還有各種在外邊已然消失的文
化藝術表演。當年符士光在馬來西亞遇到自
埭美領着薌劇團到馬來西亞表演的陳友銘，
溝通之後，千里迢迢赴漳州，才有了埭美的
采風拍攝，讓埭美搖身一變成網紅之地。其
實不只薌劇，埭美人時常舉辦的「非遺」技
藝表演包括「南音」、「戲鈸」、「剪紙」
等等。在我眼前正熱鬧地敲鑼打鼓的「木偶
戲」也是其中一項。
不大的戲台，底下褐紅色的布貼上金色字

「龍海市木偶劇團」，另有一行小字說明
「龍海世遺保護中心」，一塊黑板懸在右
角，粉筆題字「今日演出．太子出世．晉
朝」。旁邊是個樂團，我只認得二胡，其他
都陌生，鑼和鼓倒是認識。樂手不全是老人
家，這是欣喜現象。聽不懂閩南語唱的戲，
真是丟臉，因為我是閩南人，只不過是海外
土生土長。跑到戲台另一側，有一排木偶倒
懸在一條白色繩子上。它們是主角呢！但真
正掌握它們的是那兩個在舞台後邊忙碌地舞
動雙手的「推手」，口裡還要背唱戲詞呢！
我微笑地想起一句俗語「高手在民間」。
繼續往前走，好些人聚集在門口喝茶聊天，

果然就像年月後來告訴我的，熱情的居民招呼
陌生的我「來喝茶呀！」這句閩南話我懂，回
他們閩南語說︰「多謝多謝。」他們也聽懂，
還興奮地問我「你會講閩南話呀？」
當年月說「埭美很美」，我完全明白她的

意思。像這樣的地方，根本不需要大力推
薦，不需要太多美言美語形容。你來了，你
看見了，你盼望留下，你再也不想離開，或
非不得已離開，你一定還想再來。我要告訴
埭美，還有埭美人，我真的還想再來哦。縱
然我曉得這句話，埭美和埭美人早就聽得厭
倦了。

埭美很美

■開心見到青雲，臉上的笑容
挺有趣呢！ 作者提供


